
壁立千仞，下临无际。一道

瀑布纵身扑下，激流浩荡，雷奔

电泄。而小小的你蘸着绿汁，在

巨石上刻下了“征服”。

明崇祯十一年，徐霞客游历

贵州，为黄果树瀑布倾倒，瞬间

云华满纸，“捣珠崩玉，飞沫反

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

我曾到黄果树一游，正逢风

雨如磐，驻足陡坡塘前，望远方

烟岚云岫，重峦叠嶂。滚滚激流

奔驰而下，比赛着奔腾的速度，

踊跃着喧嚣的生命，声如奔雷，

激流翻腾，那一滴滴迸溅的水流

俨然炫耀着生命的张扬与傲

慢。气贯长虹，水击云天，穿云

裂石，那声声怒吼是对天地的叩

问，那滚滚洪流是对岁月的呐

喊。这洪流中流淌的是它跋扈

和肆意的血脉。

近岸西望，怪石嶙峋，水中，

石旁，却攒动着一丝绿意。那是

几株小小的芦苇，被层层叠叠的

巨流推向前去，可根从未动摇，

像是蘸着绿汁在瀑布中写着狂

草。点线腾挪，疾书快写，笔随

心行，空灵流动，飞扬顿挫。这

是对银河倒泻般飞瀑的叛逆，这

几株小小的芦苇大胆地游走于

主景之外，可谓绝胜狂柳，风流

自赏。我们不妨说，这几株芦苇

给黄果树大瀑布注入了新的意

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自然美

变成了生命美。

芦苇啊芦苇，是怎样一种信

念和力量使得小小的你有了抗

衡巨浪的力量？你在生命的书

写中不仅勾勒磅礴风云，更有野

鹤流水般的闲情雅致。蓬勃的

碧绿，给了这浩阔的绝壁某种诗

意和意外，使人看到一种坚韧的

生命。芦苇啊芦苇，小小的你蘸

着绿汁纵笔天涯，什么信念使你

在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在绝壁

巉岩上拾级而上？没有人知道

你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但

你带着千年不枯的活力，穿越沧

桑，完成与风雪云霓的交融，带

给我们震撼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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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壶井
□向雏

黄果树观绿
□肖海燕

脑海中有一潭清澈甘甜的泉水，像一

把珍藏已久的钥匙，开启了我关于故乡四

川省宜宾市筠连县的记忆。

泉水来源于地下的一口井，水质冰清

玉洁，因为整潭水状若一把茶壶，故被家

乡人称为玉壶井。井中有一方塔型石碑，

是为了纪念本地一位著名的反清义士曾

省斋而修建的。石牌旁有一块巨石，上刻

“省斋钓台”。关于玉壶井，故乡至今仍流

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

玉壸井的水冬暖夏凉。冬天，水面弥

漫着袅袅雾气，远远望去像一壶烧开的热

水，把手浸到水下，水是暖和的，而夏天的

井水则是清冽冰凉的。

最喜欢夏天的玉壶井。一到夏天，

井边的石梯上、树荫下，坐满了摇着蒲扇

乘凉的人们。石梯旁的井水里浸泡着几

个大竹筐，里面是冰粉、凉糕、黑凉粉。

只需递上五分钱，卖甜品的人便用手从

竹筐里捞出一块凉糕，摊在手上，用削得

薄薄的竹片把凉糕划成均匀的几块放进

碗里，浇上浓稠的黄糖汁。若是冰粉和

黑凉粉，便用碗直接盛出来，用竹片搅拌

几下，照样浇上黄糖汁。儿时的我最贪

吃黑凉粉，它是用一种家乡盛产的草本

植物做成的，口感和外形都很像现在流

行的烧仙草。夏日炎炎的午后来井边喝

上一碗黑凉粉，顿觉全身每一个细胞都

凉爽起来。

玉壶井的东南边是县城里最有名的

一所重点中学。在校园和玉壶井之间有

一段宽阔的斜坡，斜坡两旁并排着三个操

场，斜坡低处的尽头，玉壶井的西边有一

个长满杂草的草坪。草坪的旁边便是穿

城而来的定水河。

偌大的草坪是男生们奔跑驰骋的足

球场，也有下课的学生在草地上嬉戏打

闹，恣意打滚。春暖花开的季节，草坪上

会聚集很多放风筝的人。草坪完全是原

生态无人打理的，蓬勃生长的蒲公英和狗

尾巴草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至今仍

在我梦境里摇曳。

操场上留下了我中学时代的足迹：晨

跑、做广播体操、打篮球、打羽毛球、跳橡

皮筋、丢沙包、踢毽子。纯净甘甜的井水

就是天然的饮料。口渴的时候，用双手掬

一捧井水，吮进嘴里顿觉酣畅淋漓，无比

惬意。

记得有一次刚在操场上完体育课，

我和同学来到玉壶井喝水，我蹲在井边

的石头上，低头看见面前有小鱼小虾游

过，仿佛触手可及。正伸手去捉，没想到

脚一滑身体前倾，我尖叫一声后急忙拉

住旁边的同学，将他一起拉下水去了。

幸好被几个同学及时发现，把我们从水

里拉了出来。

玉壶井的东北方向，正对中学校门的

左边，挺立着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黄葛

树，走过黄葛树，是一条悠长又狭窄的小

巷，漫步在小巷中，看不见头和尾，小巷的

两旁是低矮的楼房。有人家在临窗的墙

外放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摆放着几个玻

璃罐，里面是当年的学生们消费得起的棒

棒糖、泡泡糖、棉花糖，下课后的学生三三

两两在这些糖罐面前流连忘返。也有人

家把一楼的房间完全改装成了简陋的餐

饮店，只需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就行。餐饮

店里面卖的，除了玉壶井边的那些甜品外，

还有一种叫水粉的小吃，其实就是用红薯粉

做的酸辣粉。但家乡水粉的调料非常考究，

除了姜葱蒜，还有碎米芽菜和用油炸过的酥

脆黄豆。坐在小桌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

的水粉便觉酸爽无比。走在小巷中，常常

还会碰到有人提着小竹篮走街串巷卖凉

拌鸡块，揭开竹篮盖子，里面是乌黑红亮

裹满了调料的土乌骨鸡块，让人垂涎

欲滴。

小巷的尽头是一条宽阔的公路，公路

的两旁就更热闹了：水果摊、蔬菜摊、卖猪

肉的、卖鸡鸭鱼的，还有拉风箱爆米花的。

正对校门往右走几十米，然后再左拐

几百米，一条很长的大街便横在面前，这

是县城的一条主街。被山峦环抱的县城，

有青山绿水，有人间烟火，走在街上会和

很多熟悉的面孔相遇。

玉壶井的西边，有一座石山，山上有

很多奇形怪状、错落有致的巨石。沿着宽

宽的石梯拾级而上，经过一个上面刻着

“仙苑”两个字的圆形拱门，进入另一番天

地，上面有楼台亭阁、长廊、图书馆，还有

青翠的树木。亭子里有老人围坐在石桌

旁下象棋，四周有凑热闹的观战者，有野

猫在石头的洞隙中步履很轻地穿来绕

去。记忆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总站

在亭子旁的圆石上，吹着清幽的笛音。还

有一位小姑娘坐在石头上，膝上放了画

板，正在描摹远处的白塔。

石山上的图书馆是我爱去的地方，那

时我经常翻阅的，有《人民画报》《解放军

画报》《少年科学画报》等。图书馆门口有

一块平整的空地，每天清晨，我的父亲在

这里练太极拳。父亲着一身纯白色的中

式衣服，凝神静气，从入静到起势，身体行

云流水般律动，阳光洒在他的身上，远处

青山如黛，这个场景像灵动的立体画，永

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

玉壶井的北面是白塔山，山上有一座

白色的塔，名叫登瀛塔，塔顶的匾额上写着

“共登天路”四个字。白塔山脚下的公路是

县城通往外界的通道，登瀛塔镇守着县城

的门户。从山下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便

可登到山顶，沿途树影婆娑，树下有很多叫

不出名字的野花，树上是叽叽喳喳的麻

雀。一到夏天，洁白温润的栀子花开满了

山坡，芬芳馥郁。轻柔的风拂过发梢，青春

的笑声清脆爽朗，仿佛串串金色的风铃。

时光匆匆飞逝，我很多年没有回故

乡了。儿时的伙伴用手机发来照片以慰

我思乡之情。我凝视着照片中的玉壶

井，试图辨认出往日时光的痕迹，所有的

回忆从脑海里缓缓涌来，除了和记忆中

重叠的部分，那些多出来的亭台楼阁、观

景平台、水榭长廊，让原本天然的玉壶井

多了一些新的景致，尤其夜景，更是灯火

璀璨，流光溢彩。

可我依然怀念深藏在记忆中的玉壶井！

村庄里的脚印
□项德林

沧海吐云烟，桃源备别筵。

凤栖邀伯乐，盘路美山川。

风雨往来客，湖光隐现天。

西方无色彩，塞上却丰年。

五律·游龙泉山凤凰台
□黄晓靖

“牛脚迹凼凼可以淹死人”，这句非常

夸张的乡间俗语是我对村庄里的脚印最

初最朦胧的认识。我曾经牵着一头小黄

牛在村庄里游荡片刻，然后出村，到母猪

梁沙梁上去放牧。我看着那些深深浅浅

的牛脚印，心里寻思着就凭这么一个个还

够不上叫小水凼的脚印窝子，怎么就能够

淹死人呢？

后来，小黄牛成了老黄牛，又从村庄

里永远消失。我已经走出村庄，开始在

更多的地方留下脚印。当我新鲜的脚印

与更多人的脚印重叠，转瞬之间便消失

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渐渐明白脚印是

我们留在村庄里的一枚枚印章。在村庄

里留下脚印的人或者动物，便将自己的

所有资料留在了村庄里，就像我们的资

料被留在了城市里一样。很多年之后，

人或者动物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在这个

村庄留下过足迹，但那片土地却一定会

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年腊月，小偷将二爷家厨房梁上

的几块腊肉偷了个一干二净。第二天，大

家在厨房墙外的菜地上发现了两三行稀

稀拉拉的脚印，一直延伸到大路上，而后

消失了。二奶奶瘫坐在那几行脚印上捶

胸顿足：“强盗，你个挨千刀的，让我们一

家啷个过这个年哟！”那时，我已经读了几

年书，知道那些打家劫舍的人才是强盗，

可是二奶奶怎么把小偷骂成强盗呢？奶

奶一把将我搂过去，“我的莽孙儿呢，二奶

奶家就指望那几块腊肉过年。现在连一

丁点肉星儿都没了，那些人不是强盗是啥

呢？”强盗的脚印被村庄记住了，强盗可恶

的行径被村庄里的人记住了。大人们教

育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长大

了就算混得再孬，也不能像强盗那样去干

伤天害理的事情”。

一些人从村庄经过，留下一串串清晰

的脚印。比如那个我们俗称为“代招儿”

的剃头匠，每次到村里来总是大声武气地

吆喝“剃头刮胡子了哦”，各家各户的女人

们就生火烧开水忙开了，希望“代招儿”把

家里的男人男孩们打理得光生一些。再

比如打麻糖的张老二，用小铁锤“当当当”

清脆地敲击糖凿子，打老远就能听见。

我们这些屁大的小孩便忙不迭地跑进屋

里,撮一升苞谷出来换麻糖吃。

有时候，村庄里会来一两个纯粹的路

人，从村庄经过，讨一口水喝，顺便打听去

路。村里人端出一碗水，也顺便问清路人

的去意后热心指路。路人道谢，留下一串

模糊不清的脚印后,奔向下一个村庄。

不管是清晰还是模糊，这些人把脚印

留在了村庄，身影被他们带出村庄。每次

回到村庄，我总是愿意把他们从记忆的深

处捞起来，因为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给村

庄带来了一丝丝生气。

如今，村庄老了。那些被脚印磨出来

的路已经被杂草覆盖，随着老人们的纷纷

辞世和像我这样的人的出走，一些鲜活的

记忆被隐藏在村庄的内心。新修的公路

几乎可以抵达每家每户的门前，却再也留

不住一枚脚印……


